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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圖書館的走廊中，從書櫃中一個個「屋子」

中挑了特別吸引我的目光的一所，我站在屋前，打開

門，主人便立刻介紹著:「有一天，那些作業忽然都

變成了三明治，有的封面變作了麵包，裏邊的紙變成

了酸菜、蕃茄片、火腿和雞蛋………………」讀到這

時，便被這有如童眼看世界般的敘事方式所吸引，我

立即看看門外的名牌:西西《我城》。我隨即暗道:

「果然是西西。」。頃刻，不期然頓了一頓，為何書

名不符合中文的拼寫規則?經過反復咀嚼細味後，心

中有了答案。 

 



《我城》主要描寫七十年代的香港中不同人物的

生活，故事人物包括阿果、阿果的妹妹阿髮和同事麥

快樂等。一翻開此書，自己彷彿被吸進書中的世界，

打破了文字與時間的限制，一下子回到七十年代的香

港，昔日面貌映於眼前。對我來說，眼前的世界更像

是一幅畫，一幅有眾多顆小點排列而成的畫，一顆顆

的小點象徵城下每位市民的生活，而生活中的不同色

彩和人物不同的價值觀塑造成香港獨一無二的人文風

景。 

 

阿髮在我眼中是正向和善於傳播溫暖的人。面對

課業的繁重，她以鬧鐘作為警示，提醒自己去處理課

業，準備考試，就如懸樑刺股般刻苦努力。在西西筆

下，她表現得輕而易舉，肩負書本的重量的同時，亦

積極快樂地生活，沒有因為壓力而感到沮喪。空閒

時，她便到天臺踢毽子和跳繩以作為休息玩樂的途

徑，展現出了當時人民的純樸。阿髮面對未來，更是

有許多高遠宏大的志向。她的理想中，其中一項為創

造美麗新世界，言下之意即是令人感到幸福，心情變



得美麗，此理想是受老師所啟發，老師認為當時世界

不好，沒有理想的生活環境，阿髮便因此受激勵而立

志。立下志向是易如反掌的事，但實踐並不容易，而

她令身邊的人感到幸福的方法多不勝數，例如她某天

到天臺，發現周圍的垃圾俯拾皆是，牆上都是螞蟻，

如恆河沙數，她擔心螞蟻會爬進鄰居的屋子，於是她

用水管沖走牠們，之後和哥哥阿果一起清掃垃圾，直

到天黑，手也酸了。之後更留下了這樣的一段話:

「因為天台上都是垃圾，毽子自然就沒有得踢了，當

我對着垃圾呆呆地看的時候，卻看見了一隊操著兵也

似的螞蟻，朝一幅牆爬上去，我想，螞蟻如果爬進你

們的屋子，一定會給你們惹來很多的麻煩吧。於是我

找到了一條長長的水管，對準了螞蟻，用水沖，我做

得手都酸了，才把他們沖不見了。」可見她能為別人

帶來幸福，一同觸碰溫暖。 

 

阿髮的小點是金黃色的，一個個擁有相類特點的

人聚集在城中，就如一顆顆金點的融合，構成了畫中

的太陽。自己發光發熱，同時傳播溫暖，照亮身邊的



人。對我來說，充滿正能量的人如滄海一粟，能傳播

溫暖的人更為稀少，尤其阿髮處於七十年代的香港:

一個物質不富裕的時期，有眾多人都在為三餐溫飽感

到擔憂，人們的生活環境並不理想，但阿髮這種精神

和生活態度實在是為香港增添了溫度和生命力。 

 

如果阿髮是正向的，那麼我會形容阿果是對未來

充滿希望，珍惜身旁微小幸福的人。阿果作為電話線

維修員，一名平凡的藍領工人，他並沒有因此自怨自

艾，失去靈魂地生活工作，反而對這份工作抱有極高

的期盼和憧憬，「將來我希望可以撥電話到月球上

去，或者遠一點，撥到土星上去，甚至撥到銀河上

去，就和那裡的星球人聊聊天。」阿果的工作其實十

分沉悶，就如將每日的行程按下複製和貼上鍵，但他

透過觀察身邊的人和周圍發生的小事，能夠在枯燥的

生活中尋找到精彩，亦能認真對待工作。阿果發現每

天所經過的人都是迥異的，例如穿水松底鞋的女孩子

們和研究動物報的工人。平常人在生活中可能對此不



以為然，但在阿果的世界中，這正是生活中美麗的一

面，珍惜和欣賞生活，世界也會變得繽紛和有活力。 

 

阿果的小點是藍色的，一顆顆的藍點，在畫中構

成蔚藍無垠的天空，無盡的距離，象徵著無限的希

望，對未來無窮的想像。阿果的心中充滿希望和幸

福，因此心靈變得富足，「我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

曾經碰見過這樣的作文題目:我的志願，當時我是這

麼寫的，我說我將來長大要做郵差，做完了郵差做清

道夫，做完了清道夫做消防員，做完了消防員做農

夫，做完了農夫做漁夫，做完了漁夫做警察。」這句

話出自阿果，他的志願中包括了清道夫和農夫這些較

為低下的工作。他摒棄了物質上的富足，而去做他真

正想做的工作，珍惜工作中不同的美，這種精神實在

難得。 

 

當我讀至麥快樂的生活，我發現到他是關愛別

人，富人情味的。麥快樂在阿果第一天工作時接待

他，並主動教導他如何安裝電話線，過程不失耐心，



並且充滿關愛。當麥快樂爬上梯，替阿果將電話線拆

下來時，他會告訴阿果不要抬頭看，一會兒就親自教

他，這樣做為的就是避免阿果的眼睛被碎片擊到。他

們在休息時，麥快樂更是請阿果喝汽水，指導阿果

時，他仔細地告訴阿果不同電話線的差別，阿果爬上

梯時，麥快樂亦以溫和的語氣告訴他不要害怕。麥快

樂除了幫助同事，亦對陌生人展現出關愛。他於某天

工作時執拾到一本筆記本，打開筆記本後發現當中的

筆記十分詳細，是用了很長時間才寫成的，麥快樂想

到別人丟失了本子，白費了製作筆記的寶貴時間，便

想盡辦法還回筆記簿。麥快樂對本子的主人沒有交

集，卻即時關心主人的感受，並且感同身受，可見他

關愛一切，而人與人的情感更是浮現了出來。 

 

對我來說，麥快樂的小點沒有特定的顏色，因為

幫助和關愛沒有單一的形態，他可以是畫中的鳥兒，

給予人們悅耳的歌聲;可以是大樹，為人庇蔭，供人

依靠;他亦可以是村落和房屋，予人安居之地。他用



了多種多樣的方法去幫助別人，不論是教導阿果，還

是還回筆記，都能使別人獲得快樂，觸摸溫暖。 

從一顆顆的點前逐步退後，名為香港的人文風景

畫重新映入眼簾，我發現到這幅畫無疑是美麗的、溫

暖的、充滿活力的，但是這幅畫的美麗不是永恆的，

這是一幅會隨著時間而改變的畫，因為一顆點的移動

會推動其他點，顏色的轉變也會渲染其他點，所以一

小部份的轉變足以改變整幅畫的面貌，影響至深。

《我城》這個書名正正符合了畫的概念，而它看似沒

有邏輯可言，不符合拼寫規則，是因為我和城「是分

開的概念，不是解讀成我們的城，而是我們和城或城

中的我們，我們和城沒有隸屬的關係，而是平等，並

列的。我們是點，城是畫，城由我們構成，所以我們

並不是擁有城，而是融入了城，決定了這片城不同時

期的面貌。 

 

當我從七十年代的香港中穿越至現今，重新審視

這幅畫，我發現畫的結構大體還是差不多的，好人好

事依舊在電視和報紙上刊登，與鄰居的互助仍然存



在，但我還是認為這幅畫與以前相比稍有不足，經過

仔細思考後，我才發現畫似乎失去了些許生命力，溫

暖的感覺亦消褪了。點的排列沒有太大改動，但顏色

暗了幾個色度。雖然現今生活環境改善了不少，人民

在物質上更為富裕，但心靈卻不比七十年代富有。經

過了摧毀人心的疫情後，香港人似乎沒有那麼幸福，

對生活也似乎失去了希望。作為熱愛香港的市民，我

實在不忍心看到這種景況，但我似乎沒有解決的辦

法，直到我重新閱讀《我城》，才醍醐灌頂，故事中

的人物，不論是阿髮，還是阿果都盡力在城中創造價

值，增添色彩，而色彩能渲染他人，那麼我便可以從

身邊的人入手，多關心他們，給予幫助，一同感受幸

福。有些時候，簡單的一句讚賞或慰問已經可以令他

們重新振作。從《獅子山下》一曲歌詞中，我看到這

麼一句: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或許這就是

令美麗長存，甚至昇華的方法吧。 

 

於是，我合上了這本書，打開了美麗新香港的一

章。 


